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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视野

电视剧《热血同行》开播以来，便以复杂曲折的

剧情走向、热血丰满的人物设置、细腻用心的影视效

果引发网友热议。这部作品讲述了清朝末年，一群身

怀绝技的清廷秘密刺杀组织“艳势番”成员，从困守

黑暗到迎接家国新变，在砥砺中成长的热血故事。

这是一部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年代戏。新旧文

化交迭、中西文明碰撞、时代风云波诡云谲、民族

矛盾空前绝后，这一切都在细致考究的场景和推

动人物命运的曲折剧情中淋漓展现。虽有历史正

剧的故事基底和文化气质，但《热血同行》并没有

拘泥于“亦步亦趋”的考证与还原，而是将历史真

实与新锐的当代美学相结合，兼具“正”的气质与

“奇”的美学、厚重的历史与轻盈的结构。它力求用

一种全新的风范讲好一部部时代传奇、一个个热

血青春故事。为网友所热议的服化道的精美和电

影式的空镜、长镜，为故事的情感张力和人物的内

心矛盾蓄足了艺术冲击，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可

感，并饱含充足的记忆点。

作为一部主打家国情怀和青年意气的作品，

《热血同行》坚持精益求精的故事设置，独特的历

史场景还原赋予整个剧集独特的美学风范和戏剧

张力。在此基础上，《热血同行》把握住历史的主

脉，合理想象历史的细节，凸显了时代洪流裹挟下

的末世青年，在穷途末路、千难万阻之中点亮时

代、彰显自我的风范，既塑造了一批与时代同行的

热血英雄，又唱响了一首感喟时代的悲歌。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

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清末乱世之

中，一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青年，他们有皇亲贵

胄、留洋人才，也有底层民众、贩夫走卒，因为机缘

相逢，以热血之情走到一起，惩危护民，共赴前程。

时代洪流的裹挟，历史危局的困顿，并没有让他们

沦为时代的粉尘而轻易妥协，而是激发了他们前

所未有的魄力和以一抵万的勇气，对抗黑暗，冲击

腐朽，热血拼搏，奋发向前而不言其苦，充满热情

而不灰心懈怠。“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

步”，《热血同行》致敬了那段峥嵘岁月和那些热血

英雄。

在塑造一批热血青年之外，《热血同行》也为

观众勾陈出清末民初时代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心酸

遭际。长夜滑冰的光绪，众太监熬夜凿冰的囚禁，

风雪之中进奉的毒酒，光绪的悲凉困苦和孤绝无

助尽显无遗。弱国无外交，虎狼食病龙，艳势番作

为刺杀组织的犹疑踌躇，多方势力的混战对所有

角色的撕裂唤醒，真实而又独特地展现出一个时

代的悲欢和无助。

演员是成就一部电视艺术作品所不可或缺的

部分。演员黄子韬与剧中角色崇利明颇有相似气

质，崇利明是个性情中人，敢于为内心的声音所呐

喊、勇于为社会不公发声。“阿易”一角让观众看到

了演员易烊千玺的另一面——柔中带刚、一往无

前、心怀理想、坚定不移。剧中其他青年演员也都

各展其能、各放异彩，用贴近角色本身的表演展示

了一群身怀绝技但又被末世危流裹挟的时代英

雄，剧中的青年角色不仅表现了人物的层次感，内

心的撕裂感，也展现出角色行动的决绝感。

总之，《热血同行》有燃有泪，既有热血昂扬的

情怀，又有惹人流泪的情感，这是一群青年演员献

给那个时代的追怀和礼赞，也是他们为当下青年

所塑造的榜样和模范。

《热血同行》：

时代悲歌与热血英雄
■陈 帅

每年圣诞前夕，波兰最优秀的戏剧团体和艺

术家们会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波兰的千年古城克

拉科夫。他们借助剧场空间、舞台呈现表达各自

对现实的关切、对人性的探究，在精神的思辨和

艺术的逐新中，挑战着陈规，打破着陋习，拉近着

戏剧与人、戏剧与城市、时代与人之间的关系，参

与并见证着波兰社会的演进和日常生活的变

迁。这就是有着12年历史的克拉科夫神曲国际

戏剧节。在众多的国际知名戏剧节中，克拉科夫

神曲国际戏剧节的参演剧目并没有那么的国际

化，也没有其他戏剧节那样大腕云集，但这些都

丝毫没有减损其在欧洲剧坛的影响力。这里不

仅汇聚了波兰每一年度最值得关注、有代表性的

剧目，集中展现着波兰戏剧的选题视角和创作现

状，成为观察波兰剧场艺术的风向标，更重要的

是它接续着传统、预示着未来，为富有潜力的青

年戏剧人提供了创造和交流的平台，显示着波兰

戏剧的开放与自信。短短10天的戏剧节，背后

是深厚而强大的波兰戏剧文化在支撑、滋养。

在2019年12月6日至15日第12届克拉科

夫神曲国际戏剧节举行期间，就戏剧节的办节理

念、艺术特色以及波兰戏剧的历史与现状等问

题，笔者独家专访了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导演巴

托斯·西德洛夫斯基。

剧院是人们建立信任的场所
徐 健：您能谈一下创办克拉科夫神曲国际

戏剧节的初衷吗？

巴托斯：我是一个善于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

情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才被

推动着去做戏剧节，这样才有了克拉科夫神曲国

际戏剧节。准备办节之前，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

环游世界，我去了伊朗德黑兰和哥伦比亚波哥

大。这两座城市给我最重要的影响和灵感就是

戏剧节给城市和社会氛围带来的改变。这也是

促使我建造剧院的想法。因为我相信，戏剧可以

对现实产生影响，可以产生转变的力量，并有力

改变一种象征性的叙述方式。

徐 健：在波兰，戏剧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戏剧节的举办与现实生活存在哪

些关联？

巴托斯：我总是把戏剧作为最好的传播方式

来告诉每一个人“我是谁”，我相信波兰的戏剧家

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那就是戏剧在很大程

度上参与了我们所说的社会演进、政治事件和

日常生活。波兰的戏剧艺术家和波兰观众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波兰观众也确实发现自己由

这种艺术视觉和象征性的叙述所代表。所以，

戏剧节期间充满着节日的气氛，这就是正在发生

的事情。

我总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些关于波兰的事

情，不用读文章和报纸，只要进波兰的剧场，就会

知道波兰人的性格和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

也会感觉到其中的情感，我把它称之为直觉。它

不仅是信息，而且你能感觉到它。这点非常棒，

剧场是一个能对社会进行及时反映的地方，也是

用来给人们建立信任的场所。艺术家运用想象

力表达着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而不是直接在

舞台上说出来，这也是波兰戏剧的传统。这其

中，演员的亲密感、真诚感和内心世界是非常重

要的。所以，我想做一个戏剧节，不仅让人们对

戏剧感兴趣，也要对波兰的历史文化和波兰的今

天感兴趣。

同样重要的是，戏剧节作为艺术的媒介也很

有现实意义。它是一种对抗、合作、交流的平台，

所以我们把戏剧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地

狱”，这意味着竞争，有最好的演出、国际评审团，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是不仅评估自己

的创作水平，也对外国人的观点、评价很感兴

趣。他们正在改变我们的艺术体系，有时改变我

们的观念。这一部分通常有11至12台精彩的

演出，由我和我的挑选团队共同完成。第二部分

是“天堂”，主要是面向年轻或者崭露头角的艺术

家的，我们希望能给这些青年的艺术家提供某种

庇护，保护他们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帮助他们参

与剧院的相关演出活动。第三部分是“炼狱”，也

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带。包括制作、联合制

作、国际交流等，这一部分是克拉科夫作品的展

示平台，尽管这些作品并不包括在竞赛内，但所

有的讨论和辩论都非常重要。

“通过剧院谈论波兰和我们自身”
徐 健：您提到了波兰戏剧的传统，其实剧

院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年，波兰的剧院，包

括戏剧节有没有担心缺少观众的支持？

巴托斯：通常我们不会抱怨波兰剧院缺少观

众，这取决于剧院。有些剧院通过它们使用的语

言塑造、培养着自己的年轻观众。但总的来说，

无论从艺术还是从与观众的关系角度，剧院都是

波兰人最重要的艺术体验和生活经历。波兰剧

院里有受过良好教育、准备充分的观众，他们对

于舞台上的表演拥有很高的接受意识，但有时观

众也感到困惑。比如戏剧节，不是业内的同仁邀

请同仁观摩演出，而是一个行业真正的节日，我

们需要建立的是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

增强对剧院作为净化场所的信念。

此外，在波兰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

谈论观众、剧院和艺术家之间不寻常的联盟关

系。因为剧院是波兰的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波兰的剧院都是创造语言的地方，它们绕过

了审查，绕过了所有政治紧张局势，时刻提醒着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使他们

始终相信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对观众并

不冷漠，我们可以去剧院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虽

然有时会感到不舒服，但也是很棒的体验。

徐 健：波兰每年大概有多少个剧目演出？

你们是怎么从大量的剧目中将这些戏选择出来的？

巴托斯：波兰每年有300个左右的剧目演

出，大约有150个会被选中，然后我的挑选者们

会去看它们。我自己是凭直觉选择的。通常我都

会触及要点，这种要点不是指的主题，而是你看

演出时的一种顿悟。我的意思是它不需要是一部

伟大的戏剧，但有时看到出色的女演员或不可思

议的创意氛围，或它的某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然后你捕捉到它，接着形成一个判断。有时，不得

不做出平衡，这个作品在整个波兰戏剧创作中的

价值。因此不管是小的临时的剧场，还是一个城

市的大明星演出、杰出的大师作品，我们都是戏

剧的一家人，都会将大家呈现在这个传统与现代

相互碰撞的戏剧节中。在这里，年轻人变得富有

抱负，他们可以挑战大师，甚至消灭权威，大师也

可以慷慨地同年轻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他

们可以用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理念去表达同一

个主题。比如，本届戏剧节的演出主题就包含着

“妇女”，因为2019年有很

多关于女性和女权主义的

话题，所以每一个导演都

在试图触及、讨论这一点。

首先我会做出剧目选择，

然后我会发现这些剧目中

存在的共同的观点。我不

喜欢先预设一个想法和概

念，然后去寻找能够表现

这些想法和概念的戏。

徐 健：这一届克拉

科夫戏剧节的演出剧目有

没有延续以往的风格特色？

巴托斯：戏剧节就像

一个孩子，每一年都会有

成长和变化。同样，波兰的各个剧院每年也都会

有不同面孔且令人振奋的作品出现，所以我们在

选择的时候只能适当地保持平衡。毕竟，我们是

通过剧院在谈论波兰，通过剧院谈论我们自己，

剧院正在成为一种工具，它在激发、推动着我们

参与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剧院是有生命的，

它始终关注的是人，包括人的身份等基本问题，

以及关于当今的紧张局势如何导致相关主题而

非其他主题的出现。剧院也是停顿的时间，是塔

尔科夫斯基通过电影谈论的停顿的时间。我通

常将艺术活动视为时间的停滞，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深入了解这种智力话语背后的一些神秘事物，

而这些神秘事物，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容易视而不

见。这个戏剧节总是在圣诞节前举行，因为我相

信，这个时刻会使整个戏剧节充满活力。它不仅

是一个艺术市场，而且在某些方面会发挥很重要

的作用。戏剧节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牌：任何风格

的表演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人们对波兰戏剧的发

展充满信任、信心。

对话、理解与包容
徐 健：选戏的过程中，是否知名导演的作

品会更容易入围？

巴托斯：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一个重要

的特色就是没有艺术家的等级存在。我们更多

呈现的是波兰戏剧创作的真实现象，它带有一种

对话性，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在对话中相互补

充。年轻艺术家可能会面对老一代艺术家的压

力，而老一代艺术家也会不断受到年轻人的启

发。这是波兰戏剧的一种独特现象，我们既有最

重要的艺术家，如陆帕、克拉塔、亚热纳，也有最

富活力、创作力的年轻艺术家米哈乌·博尔楚赫、

伊沃娜·肯帕等。他们都是艺术之路上的旅行

者，都在为同样的目标而战，他们用敏锐的艺术

发现、创造，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

容。我们想在戏剧节上保护这种“敏锐的状态”，

为那些经常遇到麻烦的艺术家创建一种保护

伞。我们不想通过戏剧节去展示谁的作品比谁

的更好，谁比谁更有资历，而是我们作为艺术家

能带给世界的东西：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能

为社会做什么。面对现实，艺术家们并非都是无

动于衷的，这些都要归功于舞台上的表演，但是

在当今这个务实的现实世界，这样的追求并不普

遍。我们的戏剧节带有乌托邦式的气质，犹如一

个难民岛。

徐 健：
戏 剧 节 评 委

会 的 组 成 人 员

是 如 何 构 成 的 ？

举办这样一个大规模

戏剧节的资金都来自

哪里？

巴托斯：戏剧节评委会有

非常著名的戏剧评论家、电影

制作人、剧本作家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领

域。例如，如果他们有电影方面的背景，就不会

仅仅局限在戏剧的视角看问题，这也是为了有一

个新鲜的和使讨论更加复杂的氛围。也许明年

的某个时候，我会选择一些视觉艺术家，也只是

为了真正发现这个多语言剧场的价值。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戏剧节的举办得益于同一些机构的

合作，像克拉科夫市为主要组织者和资助者，波

兰文化部从早期开始支持，或多或少给我们15%

的预算，以及亚当·密茨凯维奇学院也是一个真

诚的合作伙伴，帮助发展这种合作，有他们的帮

助和理解是多么的重要，要不然这个戏剧节将永

远不会发生。我们戏剧节没有其他大的赞助。

克拉科夫市，波兰文化部以及亚当·密茨凯维奇

学院加起来总共支持大概85%，剩余部分来自门

票收入。

戏剧信仰与改变世界
徐 健：办节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

么？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着波兰戏剧人的创作？

巴托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必须把戏剧节的

时间压缩到10天，因为评审团成员都很忙。我

们会在10天里尽力来创建节日的氛围，每个人

都可以自由见面和交谈。在克拉科夫，大约有

10个地方在上演戏剧节的剧目，几乎每一个剧

院都在使用。这个戏剧节也是波兰戏剧最后一

个重要的演出季，观众可以看到波兰戏剧是多么

丰富多彩，艺术家们是多么独立地创造着戏剧的

诗学。我喜欢波兰的这种艺术方式，因为艺术

家们对戏剧有着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们真的相

信并为戏剧而奋斗着，不是在消费剧场，而是一

直在为某样信念用心地投入。有一个佛教的故

事讲的是,一个和尚20年来每天都往干枯的树

枝上浇一桶水，20年后，他看到树枝开花。波

兰艺术家认为剧院和戏剧就是这样，每个艺术

家都在认真对待戏剧，希望不断用剧院改变世

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诞生任何作

品。剧院以这种方式影响社会，播种某种希望，

而有信仰的艺术家在追问这些棘手的问题时，

也会建立内在的力量和坚韧，包括摆脱日常遵从

性的束缚。

徐 健：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有没有让您印

象特别深刻的波兰导演？

巴托斯：波兰的戏剧导演有完全不同的工作

方式，有的倾向于概念化，有的主要是和演员一

起创造，这取决于导演对波兰社会的敏感度。除

了陆帕，戏剧节上我们还会看到米哈乌·博尔楚

赫的作品。他有一部非常

棒的作品两年前在戏剧节

上演出，叫《关于我母亲的

一切》，并获得了最佳表演

奖。这是关于你如何记住

你的母亲的故事，导演的

母亲在他 7 岁时死于癌

症，演员的母亲在他高考

时也死于癌症。这两个人

创造了这个作品，非常感

人。事实上，它展现了人的

脆弱和无法逃避的悲剧。

本届戏剧节，他带来的《道

德焦虑的电影》同样是值

得关注的。还有我推荐去

看看我执导的《哈姆雷

特》，所有评论都说它创造

了一门“新语言”。

（翻译：伊沃娜）

■对话人：巴托斯·西德洛夫斯基

（波兰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

艺术总监、导演）

徐 健（本报记者）

剧院是有生命的，
它始终关注的是人

《《特洛伊女人特洛伊女人》》 《《道德焦虑的电影道德焦虑的电影》》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一个女人的碎片一个女人的碎片》》


